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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飯聚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晚上舉行，同一聚街坊食個飯，吹吹水，
睇睇書，唱唱歌！
自備食物，一同分享！
響應環保，自備餐具！
日期: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
時間: 7:30pm 
地點: 慶雲街6-8號時分天地公所

藍屋創作室-BB班
每逢星期三，一起用不同方式創作，歡迎不同年齡小朋友與
媽媽一起來上課。
日期: 逢星期三
時間: 5:00pm - 6:30pm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72A地舖香港故事館 

石水渠街街坊中醫義診＋義剪
義診日期：12/12 (三) ｜時間： 2:00pm - 5:00pm
義剪日期：19/12 (三) ｜時間：10:00am - 12:00pm

如有興趣請於故事館報名。 
*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當日須出示長者卡。  
* 剪髮前先自行洗頭，保持清潔衛生。

環環好墟冚
結集灣仔團體、店舖、社區組織及街坊聯合舉辦區內大型聖
誕市集及活動。
日期: 15/12 (六)
時間: 1:00pm - 9:00pm
地點: 灣仔景星街藍屋建築群空地

歡迎投稿 投稿一經收取，即送出藍屋紀念品一份，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歡迎電郵至hos@sjs.org.hk或郵寄/親身遞交至灣仔石水渠街72A地舖香港故事館 

(請附上投稿人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

有什麼事是比約到一班死黨出來玩更開心快樂呢？人生有個真正
朋友的確好極！說的不是什麼電影對白，而是真人真事——今年
7月本報小記約了四位老同學︰二叔公、保哥、發哥、扁哥飲茶，
他們都是1963年入讀呂祺官立小學，是第二屆的畢業生，一邊飲
茶一邊聆聽他們的兒時回憶，趣事與難忘事一一娓娓道來。

談起小學生活，你記起的第一件事是甚麼呢？老師？同學？課
堂？小息？旅行？校服？應該還有很多很多，今次這四位老同學
就由課堂說起⋯⋯

呂祺官立小學分24班，一班約45人。上午班：上午8時至下午1時；
下午班：下午1時至5時。每日上8堂，上3堂、放小息、跟著上2
堂、再小息、再上2堂就放學。班別分甲、乙、丙、丁，一年級沒
有分精英班，二年級開始甲班就是精英班。他們還記得四、五、

六年級的班主任特別好
人，很照顧學生。

接著，講到上課時的情
景，同學們是打孖坐，隔
幾個月就換位，黑板右面
有塊黑板仔用來記錄出
席。而上課的科目有中、
英、數、社、科、健，學
期分上下，當中有兩次考
試、四次測驗。最特別的
是，當時的小學生會學木

工、家政。男同學做木凳仔、學入榫整厠紙架、玩具車；女同學
就做針黹、學改褲。一提起木工班，他們就記起當時的梁老師，
為人有點狂燥，會喝罵學生，甚至毀壞同學辛苦製成的作品。
若果今時今日喝罵學生的話，受罰的反而是老師了。

大家提到校服，呂祺小學的男女校服都是白色恤衫、啡色褲（女
生可選穿褲或裙），而褲可選穿長或短，加對皮鞋或啡色白飯魚
（白布鞋）便是了。一提起白飯魚，當年流行的牌子有回力牌，
雙錢牌等；而校服，他們會幫襯陳好記百貨公司。不知讀者們有
沒有幫襯過呢？

校服之外，課本便是上學的另一必需品，當時英文書出版社有
Oxford (Queen's English)，而中文書則是現代教育出版的，內容有
文言文。有趣的是他們記起二年級用的英文書是馬來西亞版，但
原因是甚麼就不記得了。

返學不是只有上課，中間都要休息一下。小息時，同學會到露天
操場和天台玩耍，天台有小食部賣汽水零食。當時，有屈臣氏沙

士、薑啤、白檸，細樽2毫、大樽3毫。後來，60年代可樂興起，要
7、8毫一枝，是當年的高級飲品。沒有零用錢時，就會幫忙「按樽」，
偷飲剩餘的少少汽水。小息除了飲和食外，最重要是要玩耍、當時同
學會玩跳馬、爬馬騮架、跳飛機、執籌、玩豆袋、乒乓球、兵捉賊、
貓捉老鼠，讀者又有沒有玩過呢？

以前的學校和現在一樣，每年都有旅行，小學一、二年班會去附近如
寶雲道活水。高年班就會到沙田、馬料水。而畢業旅行就自己組織
了，當年是去大埔船灣旅行。對當時的小學生來說應該是很遠了。除
旅行外，學校更會舉辦特別活動如植樹節，會到郊外植樹、也會鋸
木、跳土風舞，十分熱鬧！

品茗後，小記就隨著這四位老同學回到呂祺小學，看著他們在校門前
你一言我一語，不斷說著學校的日常，彷彿回到小學時候。不過眼前
的一切都快將消失⋯

因為政府早已計劃出售呂祺小學這地皮建住宅，原本應該於2018年下
半年賣地，但至今還未有新消息。

其實，這位置在灣仔是個很有歷史價值的，呂祺官立小學的前身是灣
仔書院，是灣仔最早的官立學校，1872創立，不少名人也曾就讀，如
經濟學者張五常、前首席法醫蒙海強和香港足球名宿譚江柏，直到
1959年才改建成現在的樣子。聽二叔公他們說，呂祺是個地產商，也
有網上資料說他是顏料商人，他捐了50萬給教育局，所以學校就以他
命名了。而現時小學停辦，改為教育局的資源中心和私營骨灰安置所
事務辦事處。

透過是次訪問，我們認識了二叔公和他的同學，也得知呂祺官小的二
三事，當中還有很多故事未能一一詳述，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再和大家
分享。最後，同學們有個心願，就是在原地能有個紀念碑來紀念呂祺
官立小學，尤其是灣仔書院，因為這地方印證著灣仔，以及香港開埠
初期的官立教育，就像新亞書院在深水埗的舊址般。希望至少在發展
同時能保留公共休憩空間，與社區保持連繫，讓街坊能擁有多一個歇
腳的地方，營造一個環境健康又別具歷史文化意義的社區。

撰文：Micheal |  鳴謝：二叔公、寶哥、發哥、扁哥

上回我們說到日本人來港拓荒置業的早期歷
史，而在灣仔區，作為日式旅館的千歲花壇在
1916年已經存在了。坊間一直對千歲花壇有很
多傳聞：千歲花壇真的有藝伎存在嗎？它又是不
是慰安所呢？戰後又有什麼轉變呢？就讓我們繼
續跟著侯校長一起回顧歷史吧。

 
關於千歲花壇是
否存在藝伎，侯校
長在文獻資料中找到了
答案。1936年，在日本
領事館的一個香港日僑的
座談會上，一個叫關世吉
的千歲花壇負責人，曾說
要將藝伎的收費提升，這
個線索便似乎說明了藝伎
的存在。另外，有一個叫
高濱虛子的日本作家，在
他兩次入住千歲旅館的遊
記中，便清楚記錄了他在
裡面見到的藝伎，還有她
們的藝名。遊記裡還記述
了高濱虛子如何從堅尼地
道沿著斜坡的一條石級路
往下走，直達千歲旅館的
天台，然後進入千歲旅館，
證明了早在戰前，為了方
便達官貴人出入旅館，堅
尼地道15A的石級路已然
搭建。

 
而在日治時期，1942年，香港日報曾報導在堅尼地道發現老虎的
蹤跡，報導裡面也提及了千歲花壇。值得注意的是報導指出老虎是
被守衛千歲花壇的印度警察發現的，而且當時有很多軍官和賓客在
飲宴，可見那時的千歲花壇已不是一般的旅館，而是日本軍人的文
娛設施(稱作慰安設施，注意並不是為一般士兵而設的慰安所)，因
為來往旅館的大多是日本高級軍官或人士。

社區日記
千歲花壇續篇

呂祺官立小學 - 一世同學會呂祺官立小學 - 一世同學會戰前，千歲花壇已是灣仔的地標之一，專門招待來港的日本人。酒
店裡面有餐廳，既有洋室，也有和室，甚至有「溫泉水池」的設
施，裡面還供奉著兩個神社，一個祈求日本人安全地海運來港，一
個祈求港日貿易興隆。到了1941年，香港戰局緊張，很多日僑在
七八月開始結業離開香港，灣仔區一下子少了很多日本人，包括一
批千歲花壇的藝伎。但這不代表千歲花壇就此結業，因為從上面的
報導可以看到它相繼以慰安設施的形式營運著。戰後，為日本人擁
有的千歲花壇被列為敵產，後來被霍氏家族買下，再輾轉改建成為
同濟中學，最後落入合和實業的手中。
 
侯校長認為千歲花壇見證了港日兩地之間經歷的文化和商業交流，
更見證了早期僑居香港的日本人樸實“拓荒”的歷史，構成了舊灣
仔發展歷史的重要部分。合和二期的工程如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而千歲花壇的遺跡已經被拆卸了不少。侯校長表示無奈之餘，希望
合和能夠公開收購時所留下的照片，讓公眾可以重塑厚豐里和千歲
花壇的風貌，在未來探討歷史時也有蛛絲馬跡可循。

從事日語教育工作30年，最近十年著手於涉獵關於香港和日本早期兩地
的文化交流的書及文獻。過程中發現港日關係有很深的淵源，同時由於
涉獵香港早期的歷史，在互相交匯之下，開始對曾有日本人聚居的灣仔
產生興趣。

侯校長小資料

日冶時期的千歲館 (網上圖片)

同濟中學校舍前身是千歲花壇 (網上圖片)

千歲花壇的行李牌 (張順光先生提供)

寶哥收藏至今的學生手冊

再次重遊舊地，他們拿起舊照片細數當年往事



颱風「山竹」吹襲本港，各區樹木倒塌，位於隆安街有過百多歷史
的北帝廟外，一棵印度橡樹不幸倒塌。據街坊說約前天下午兩時，
天文台正懸掛十號風球，橡樹受強風下連根拔起，向廟外直跨隆安
街，樹頭塌在隆安街二樓，窗框受到破壞。街坊見狀即報警求助，
但當日多處求助報告，於風後才能安排。及後早上，消防到場視察
環境及清理部份樹枝，樹幹則需多天時間處理。

有見石水渠街一帶在颱風過後遍地樹葉雜物，區內的大人與小朋
友，連同故事館義工於是相約在中午時段掃街清理，並向附近店舖
借出掃帚、泥剷等工具，分組清理石水渠街、景星街、慶雲街和堅
彌地街。眾人經兩小時的努力，已將區內大部分雜物放入垃圾袋，
帶往喜匯旁的垃圾收集站。正在忙於清理區內垃圾的清潔姐姐也向
大家說聲多謝！

上回提到：喜歡里面臨重建的威脅，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寶寶遇上少燕兒子阿生，明白到身為喜歡里
的居民是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媚姐重拾平日的衝勁與鬥志，預備星期六的晚上在天台舉行的喜歡里居

民大會

《第五章》

「生利木行」這老店的名字，想必在皇后大道東一帶上班、生活
的市民絕對不會陌生。木行不經不覺已經盈盈佇立於皇后大道東
近五十年，招牌紅色的書法字體即使站在遠處也醒目可見，店前
總是飄著木材的味道，有幾位哥哥和叔叔坐鎮招呼客人，等待上
落貨。不過看似幾十年不變的老店，最近也受到業主收回舖位的
影響，由原本相連的三個舖位，縮減至兩個舖位。店主也坦言，
要不是剩下的舖位是「自己的」，以目前市價的租金是很難繼續
經營下去的。

談起木行的店名「生利」，
老闆指出過往的木行都喜歡
名字裏有「利」字，寓意工
作順利。當中也提到其他木
行的名字，如「文利」、
「德利」、「福利」，大家
都對「利」字情有獨鍾，可
惜現實中的木行行業卻不是
一直一帆風順。老闆憶述木

行生意最興盛的時期是在二、三十年前，那些年樓市暢旺，很多
人買樓需要裝潢，木行幾乎每日都忙個不停。不過由九十年代開
始，內地輸入大量的傢俬成品來香港，使本港木行因為市場需求
下降而逐漸減少。時至今日，木行已經難以吸引新人入行，變成
一種逐漸式微的行業。

面對一點點正在改變
的行業，老闆一臉從
容表示會堅持下去，
守護著爸爸一手創立
的心血。在訪談當
日，老闆更積極向我
們介紹店內的木材、
夾板的特性、不同尺
寸的主要作用⋯⋯短
短的訪談中我們就充
分感受到老闆對工作
的熱衷和專業。難怪
木行有一群熟悉的裝潢師傅一直長期支持光顧，保持屹立不倒。
雖然間中也有散客買材料自行裝潢和製作家具，不過令我們詫異
的是得知購買材料的有不少是外國人，連老闆也說：「外國人好
像比較喜歡DIY自製家具。」確實，在商品充斥的日常生活中，使
我們偏好買成品多於以原材料進行製作。雖說省卻了取材、製作
的時間，現成商品卻缺少了一份製作人手心的熱度、與人交流知
識的喜悅和店舖才會遇到的人情味。以後經過的時候，大家不妨
跟老闆、伙記們打聲招呼，聊上兩句，一起感受店舖的熱情。聽
說已經半退休的前老闆仍會時常回店舖「坐陣」在店前打點事
務。如果你偶然遇上，隨時能夠聽到更多有關木行的故事呢！

      撰文：心、Yola

攝影：Yanice

鳴謝：曾先生

撰文：Hugo

      

消防員到場視察環境，商討善後工作

街坊攜手清理街上樹葉及雜物

生利木行創辦人和太太 (曾先生提供)

早期的生利木行 (曾先生提供)

生行木行左邊的舖位現招租中


